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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为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

型提供了文化记忆价值实现的当代路径。 乡村文化记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乡村

文化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当前数字化时代的转型既是乡村文化振兴

的必由之路,也是对国家战略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高度回应。 实现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

转型,必须厘清乡村文化记忆时空式的场景性、框架式的集体性以及身份认同式的原真性等

构建逻辑。 然而,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仍面临诸多困境,主要体现在数字化面临未能

准确捕捉文化记忆的隐喻性,且乡村文化存在原真性保护缺失、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参与主体

失衡、数字化技术与文化记忆实践脱节等。 因此,从文化记忆的文本“符号冶化向“情境冶化

转变、特质化记忆情境重构、主体地位提升、数字化技术真正落地等角度重构数字化记忆建

构进路,旨在为实现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转型提供解决方案。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文化;文化记忆;数字化;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246;K902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摇 文章编号:1671 4970(2024)01 0084 10

摇 摇 2023 年,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

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

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

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标志

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达到了新高度[1]。 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与发

展的根基,文化的力量熔铸于民族前进的整体

历程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 作

为乡村重要的文化符号,文化记忆是乡村的精

神灯塔,是乡村文化持续发展的灵魂力量。
“文化记忆冶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在其著作

《文化记忆》中提出[3],是指由特定的社会机构

凭借文字、图画、博物馆、仪式等多种形式创建

的记忆[4]。 文化记忆作为人类集体和社会记

忆的表达方式,促使人类实现文化传承和身份

认同[5]。 作为 21 世纪西方人文学科思潮,关于

乡村文化“集体记忆冶或者“文化记忆冶的相关

研究方兴未艾。 在国内,史学界较早注意到

“文化记忆冶与历史的关系,从而将“传统节日冶
“民俗文化冶“口述文化冶“非物质遗产冶等相关

论述与“文化记忆冶相连接。 “文化记忆冶的概

念虽是由扬·阿斯曼提出,但针对“记忆冶的研

究滥觞于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 然而

一开始,学者对于“文化冶与“记忆冶的关系并未

多做阐释。 20 世纪 90 年代,德国学者扬·阿

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发展了哈布瓦赫的观

点,阐明了“文化记忆冶这一极具当下意义的关

键概念,用以概括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传承现

象,并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文化冶与“记忆冶关系

的理论阐释,诸如交际记忆与文化记忆、“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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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冶与“热文化冶等,并且在《回忆空间》一书中,
阿莱达·阿斯曼等又提出了新媒介带给文化记

忆的挑战[6]。
然而在乡村的现实发展境遇中,已经显现

出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矛盾。 乡村文化在数

千年的积累中已经沉淀为乡民代际传承的“集
体记忆冶,这种记忆类型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及

身份认同性,是脱胎于个体的社会性记忆情境,
是个体成员的文化认知“框架冶。 乡村被动卷

入数字化时代后,技术的先进性与乡村发展的

滞后性并存,文化发展的同质化倾向明显,数字

化转变了原本记忆存储、重构的方式与原则,乡
民文化记忆的认知也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原
先那种“持久式冶的、“代际式冶的文本记忆“写
入冶被不断用数字技术“覆写冶。 在数字化不断

发展的当今时代,乡村文化记忆如何进行数字

化转型成为重要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冶 [7]。 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实施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这为新时代数字乡村的

全面发展指出了前进方向。 作为记忆建构的重

要媒介,数字化通过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等

技术,为产业、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并
拓宽了文化保存、传承的视野,成为乡村文化记

忆在当代保护传承的必由之路。
文化数字化战略视阈下的乡村文化记忆,

具有层次性、系统性的内涵与外延,文化可以依

托数字技术这一载体,实现乡村记忆的时空信

息数字化保存。 数字化也是新时代背景下乡村

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承思路,其本质是确立乡村

记忆中值得保存、构建记忆场景的文化符号,并
通过数字化实现生动的呈现、高效的管理。 传

统的乡村文化记忆保存模式多是通过数字化博

物馆[8]、乡村历史文脉记忆档案馆[9] 等方式实

现,乡村记忆档案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

乡村集体记忆的存续发展[10]。 相关学者也通

过数字化产业[11鄄12]、智慧乡村平台[13]、乡村场

所记忆的数字化再生[14] 等 推 动 文 化 数 字

化[15鄄16],吸引人群记住乡愁,留住文化记忆[17],
增强乡村文化的持久力。 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

化转型既是时代呼唤,也是顺应未来发展的必然

选择,更是实现新时期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推力。

因此,笔者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理论根基,在新

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语境下,深入探究乡村文化

记忆的缘起、特征与内容,厘清乡村文化记忆发

展的逻辑起点,明确乡村记忆发展的主体,提出

乡村文化记忆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实施进路。

一、乡村文化记忆数字化转型的逻辑

数字赋能文化,必然要以“文化记忆冶为着

眼点,旨在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解决乡村产

业发展和文化传承间的矛盾。 乡村文化数字化

的主体是乡民,数字化在乡村的发展需要借助

主体的“集体记忆冶回溯功能,去表征传统文化

的记忆。 在面对技术先进性与乡村发展滞后性

的矛盾、数字化发展与数字伦理的矛盾时,需将

有形与无形的乡土符号、文化场域组合成为延

续其记忆的叙事载体,从而进行文化记忆的数

字化存储和重构,形成在虚拟场域中对特质化

乡村文化记忆的身份认同。 乡村文化记忆的内

容包含构建“时空式冶的场景记忆、明确“集体

式冶的框架记忆、“身份认同式冶的原真性记忆,
这些内容确立了数字化记忆建构的逻辑起点,
也是进一步厘清其发展困境的前提。

1. 乡村文化记忆是场景式的记忆建构

明确乡村文化记忆以何种形成存在,是解

决记忆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一切乡村文化问题

的起源。 记忆是个体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个体

对于信息的编码、储存与提取。 阿莱达·阿斯

曼通过揭示文化记忆的文本性,强调了记忆是

通过口头语言、文字符号等媒介进行符号固化

的“延伸的场景冶 [6],通过时空载体,借助文字,
形成特定的时空性的场景式记忆。 乡村文化是

记忆建构的时空载体,不同地域特征造就不同

的文化,文化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决定性因素

是地域特殊性。 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
文化的存续是基于空间维度的事件综合体,乡
村的文化是由生产生活当中一个个鲜活的个体

所创造的“事件冶,从而形成“延伸的场景冶,构
成文化记忆。

在我国,主流研究试图在乡村中运用数字化

技术,通过“采集-组织-存储-呈现冶的技术过程

将乡村的集体记忆通过网络空间、数字博物馆、
未来智慧乡村社区的方式呈现文化的“场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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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冶复原;或立足于乡村关键性、代表性的文化事

件,抽丝剥茧,深入还原记忆场景[18],其本质还

是将物质与非物质表征信息进行实体化的表达。
然而,传统的地域决定论显然不适用于复杂的中

国乡村文化特质。 乡村文化实体由村落建筑、古
井老屋、小桥古树等“看得见的景观冶构成,非实

体由风俗民情、传统节日、社会秩序、道德规范等

“看不见的景观冶构成,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与生

活智慧蕴含其中,其记忆建构不仅包含了实体记

忆的保护、复原建构,也包括非实体乡村记忆场

域的数字化呈现。 记忆的建构本质上是融合“看
得见的景观冶与“看不见的景观冶,融入乡民日常

生产生活与整个村庄的文化生态,在精神上提升

乡民对于文化的认同感。
2. 乡村文化记忆是个体记忆的集合

集体记忆是同一群体中个体记忆的集合。
乡村集体记忆可以很好地表征乡民之间口耳相

递、代际相传中“约定俗成冶的社会契约,中国

传统村落中“半熟人社会关系冶能充分显现出

这一点。 因此,文化是属于乡民的 “集体记

忆冶,是通过乡村立足“本我冶而认知“他人冶的
重要时空载体。 个体的回忆、思考甚至是发展,
都处在一个集体记忆的框架中,这个框架,将
“我冶和“我们冶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便脱离地理

空间上的联系,“我冶与“我们冶总是遵循统一的

社会规则、行事规范,建立集体记忆中的“同一

性冶,并总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与框架中建立

自我认知。 我们的一生,总希望回到魂牵梦绕

的村落,去寻求属于那个特定集体的身份认同。
个体在这种“参照冶下,学习、构建并形成对乡

村文化的“记忆冶,每个置于村庄之中的人都在

历史社会所形成的群体记忆中找寻到自我的身

份认同,这是乡民认知何谓“本我冶的核心途

径,却又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成为集体中的一部

分。 集体记忆又可分为“交往记忆冶和“文化记

忆冶:一方面,文化记忆历经乡村的产生、发展、
突变,既有时间线上的发展连贯性,又带有关键

历史文化事件的偶然性,在这个过程中,乡民是

参与文化构成的主体,在人与环境、历史中的流

动关系中形成了乡村文化的表征;另一方面,无
论是客观实体或主观情感,文化能充分诠释乡民

生产、生活中“身在其中冶的集体情境空间体验。

3. 乡村文化记忆具有的原真身份认同性

“身份认同性冶的原真性记忆是指个体在

历史社会群体记忆中,寻找身份认同的过程,此
过程强调对土地的情感粘连和文化情境的传

达,是形成乡村文化记忆的核心途径。 “认同

性冶是一种在历史进程中相对稳定的固有式记

忆,即个体在充满差异化的乡村社会场域中,其
文化行为趋向于一定的文化范例及组合形式。
乡村群体的身份认同更具有典型性,其本质是

对有自然及社会属性的“精神家园冶的认同,也
成为离开乡村生活的人无法触及的乡愁。 不同

的乡村文化记忆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想象的共

同体冶,乡村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让人魂牵梦

萦的“乡愁冶,在于其区别于城市景观的特殊

性,起源于乡民对自我“身份认同冶的认知。
原真性是对乡村地域性文化的新思考,侧

重文化的“场所感冶,强调真实、直接,能够给予

人五感体验的现实实在。 原真性强调乡民与原

本土地之间的粘连,既具有“乡土性冶,也强调

通过原真文化情境的传达,维持文化记忆的持

续性,重拾乡村的身份认同,建立文化自信。 乡

村原真的文化形成是地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合力

作用的结果,其记忆的存续又来源于乡村生产、
生活以及生态的原真性。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
塑造了“天人合一冶“兼爱万物冶的环境伦理观,
在乡村生产中遵循“以时禁发,以时养发冶。 在

社会生活方面,强调“仁义礼智信冶 “仁爱冶 “伦
理纲常冶等社会关系,构建了乡村社会政治和

伦理秩序的基础,体现了对“仁冶“德冶的伦理道

德追求,这些都凸显了中华民族的乡村文化审

美倾向[19]。 这种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生态、道
德伦理观[20],成为中国乡村文化形成的基石,
形成了独具东方神韵的原真文化记忆[21]。

二、乡村文化记忆数字化建构的困境

文化数字化战略在乡村的实践仍存在诸多

困境,相关技术目前很难捕捉到文化记忆的隐

喻性,在对文化原真性的提炼与表达上不够准

确深入,对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还语焉不详且

数字化理念落地困难。 对于文化记忆来说,数
字化无非是一种新的媒介,其目的是帮助个体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集体框架中明确自己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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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 明确文化数字化的建构困境,有助于找

准数字化发力点,以便寻求数字化技术介入的

合理方式。
1. 数字化未能准确捕捉文化记忆的隐喻性

乡村文化在长期的地理环境、生产社会活

动的作用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征系统,它隐

藏于乡村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关

系之中,这种具有时空维度特征的符号系统[22]

成为一代又一代乡村人的“记忆密码冶。 文化

记忆不等同于客观的历史资料,其还包含了个

体对于社会活动的经验式、直觉式的感悟,这种

个体记忆有时是无序的、口头传授的,虽是一种

行为或者感知,但往往能够表征一代代人内心

的隐喻性“文化空间冶,这种对于乡村事、物、人
的切身体验难以用单一直观的技术方式呈现。

目前,相对超前的“文化数字信息化冶尚未

完全适应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现状,不同

类型的乡村往往沿用一套数字化设计流程,对
其文化的特殊性研究较少,且没有找准文化表

征的特质。 文化的数字化实践脱离乡村实际,
对于其区别于城市文化所展现出来的特殊性认

知不够。 乡村文化具有很强的生态多样性效应,
是生产性、生活性以及文化性的生态复合体,寄
托着乡民集体的田园诗意记忆情境。 现阶段,数
字化的规划设计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松散、稀
疏的自然基底被数字化技术介入后失去了文化

情境重构的意味。 正如回忆空间中所谈到的那

样:“被‘保留爷原真性的目的对这些地点进行的

保存工作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丧失原真性。 当这

些地点被保存时,他们已经被遮掩、被替代了。
2. 乡村文化的原真性保护缺失

原真性保护工作的缺失主要表现在认知和

表达两个层面:一方面,对于乡村文化的原真性

缺乏认知。 从地理环境来看,不同的乡村有着

特殊的地域特征、社会秩序,其文化的差异性十

分明显,因此造就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倾向。 不

同类型村庄间的社会组织结构差异根深蒂固的

影响文化的表征方式,例如平原型乡村物流、信
息的传递交流较之山地型村庄更为便利,具有

先天发展数字化文化的优势。 再如,以血缘为

基础的乡村易形成强大的宗族势力,其影响甚

至超越乡村基层组织,产生的文化特质也具有

宗族型的向心式凝聚特征;而以地缘格局为基

础形成的乡村社会模式,其文化、礼俗、社会秩

序反映在文化上则带有显著的地缘组织特征。
数字化转型设计未充分研读不同乡村的社会组

织结构特点,对其文化特质的特殊性尚未充分

认知,脱离村庄发展实际。
另一方面,原真性文化的数字化表达不准

确。 原本蕴含丰富地域特色的文化被“包装冶
成城镇化色彩浓厚的场所,不仅“乡愁冶未寻

得,乡土文化反而遭到破坏。 文化设施的营建

对当地景观形态进行切割,在空间层面割裂了

生态文化资源发展的脉络;在社会层面阻断了

乡民对乡村山水文化的记忆,如大量仿造城市

数字化博物馆、数字社区等,不恰当的数字化运

营脱离乡村发展实际,背离传统文化发展规律。
综上来看,原真的生活、生产景观遭到破坏,数
字化反而在某些村庄中对集体的文化记忆唤

起、留存起了反作用。
3. 文化记忆的参与主体失衡

文化记忆的参与主体是一个个生活在乡村

中的个体,没有个体对于村庄生活的体会、感知

甚至是无意识地对于某种规范的追寻,就无法

形成特定社会、时间视野下的乡村集体记忆。
数字化乡村振兴模式在乡村文化的特质识别、分
类梳理、遗产活化[23]、产业振兴等方面取得了丰

硕的理论及实践研究成果[24],但这种实践模式

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忽视了个体参与。
其一,乡村文化自上而下的科学规划满足

了大多数城市人群的“乡村游憩冶需求,乡村成

了部分“城市精英人群冶的避难所,缺乏在地乡

土维度的文化关照,数字化往往成为文化记忆

在乡村舞台的华丽表演。 其二,我国乡村发展

地域差异较大,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

为落后的现状与数字化发展的现实需求之间存

在的矛盾导致文化事业发展缓慢,当地的很多

年轻人不愿留驻乡村,乡愁成为现今一代年轻

人无法触及与改变的遗憾。 乡村留守的乡民数

字素养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为增收而忽视

文化保护的现象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乡民对认

同自我文化敏感度有待提高。 在发展主义的话

语体系中,乡民作为文化记忆的主体未被重视,
导致乡村在文化表达上的失声,乡村文化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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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与城市化相悖的落后文化。
4. 数字化表达未能融合乡村实践

乡村文化数字化在理论上的先进性与社会

实践中的应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断裂。 尽管数字

化技术提供了记录和传播乡村文化的新途径,
但实际操作中,其往往未能充分理解和表达乡

村文化的动态和多维特性。 这一困境具体表现

在以下方面:
首先,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脱节。 数字化内

容的制作和策划主要由技术专家或非本土人员

主导,这就导致这些内容往往不能准确反映乡

村文化的真实面貌和本土居民的实际需求。 这

种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脱节使得数字化表达形式

过于理论化、标准化,缺乏对乡村文化特有的生

活方式、传统习俗和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 其

次,静态化与实践活动的隔离。 乡村文化在数

字化中常被呈现为静态的、非互动的,忽略了其

作为一个持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实践体系。 这

种静态化的表达方式无法捕捉乡村文化中的动

态变化、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的真实性,从而削

弱了乡村文化的活力和生命力。 最后,商业化

趋势与文化价值的冲突。 在追求更广泛受众的

过程中,部分数字化项目过度强调乡村文化的

商业潜力和视觉吸引力,忽视了其深厚的教育

意义和社会责任。 这种商业化的趋势导致乡村

文化记忆的本质被扭曲,变成了割裂于原本社

会和文化背景的商品,失去了其原有的教育和

传承价值。

三、乡村文化记忆数字化建构的进路

乡村文化记忆建构要还原文化的场所精

神,彰显文化的内核,数字化介入应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明确文化主体。 基于上述发展困境,
从文本“符号冶化向“情境冶化转变、特质化记忆

情境重构、主体地位的实现、数字化技术与文化

记忆实践的融合 4 个方面系统阐述乡村文化数

字记忆建构的进路。
1. 文化记忆的文本“符号冶化向“情境冶化

转变

如何将人对乡村主观的情感、回忆转化成

情境,是文化记忆数字化实现的目的之一。 乡

村文化记忆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冶,文化

记忆是文化语言的有效表征,具有典型的“文

本性冶,可按照文本结构特征进行设计实践,回
溯被湮没的记忆内容。

(1)记忆文本中“时空关联冶的数字化转译

文化文本要素主要是指可以被人理解的各

种文本信息,并通过信息的有效传达转变为可

感知的形式,其包含构成文化的乡村的点、线、
面的实体空间要素,也包含非实体要素的关系。
实体空间要素构成了文化的物质表征系统,应
运用地理信息技术,采集乡村文化空间特质信

息,将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类型等结合乡村文化

社会因子,构建出文化空间的特质识别评价体

系,形成文化的本底数据库信息,建立实体空间

的数字记忆档案;串联文化点线面的空间关系,
提炼实体文化符号,优化文化的表征方式,如构

建文化空间的数字交互体验装置,打造由点成

线、由线成面的数字化记忆网络。 非实体要素

主要依靠文本信息的有效转译,文本信息主要

来源于乡民口述、村志县志等历史、社会档案信

息,非实体的文化数字化应重点关注数字记忆

档案的建构,进而全方面、有重点地突出并诠释

乡村文化的生产、生活、生态特色。
(2)文化记忆深层次“隐喻空间冶的数字化

呈现

文化记忆深层次的“隐喻空间冶的数字化

呈现是指将文化记忆中的隐含信息与个体亲身

体验相结合,通过数字化技术呈现空间结构、流
线特征、建筑材质、光影风格等,以及与文化场

所相关的祠堂、纪念性空间、牌坊等在内的文化

元素,从而使文化记忆在数字平台得以呈现、传
承与被习得。

深层次“隐喻空间冶对应于文化场所的精

神内涵,如场所文化秩序、场所精神、人与场所

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文化结构对场所在时空

维度上发展的影响等,十分强调人与各类文化

符号间的关系,同时关注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密

切联系,这种数字化设计可以将冷冰冰的技术

转化为有人情味的乡村文化秩序形式。 因此,
深层次“隐喻空间冶的数字化还原应强调人的

感知,将秩序感与互通感通过形式美的法则呈

现,将触觉、嗅觉、味觉、视觉、听觉的五感体验

融入乡村生产生活景观,由此突破传统时空维

度限制,达成文化叙事场景的虚拟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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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化记忆交往层面“群体流动冶的数字

化重构

文化记忆交往层面的数字化重构指通过数

字技术将乡村文化中的空间结构、群体流动等

要素整合,形成具有秩序的流动空间,并利用信

息化虚拟空间和实体之间高效的信息交换系统

实现具有目标、可重复、规律化的文化动态系

统,以突显乡村文化的特质和活力。
记忆随关键文化事件、地理变化而变,但仍

具连贯整体特征。 乡村文化在空间上具有区别

于他地的内部向心力,在时间上具有连贯的结

构秩序,数字化在乡村文化中的运用应注重时

空环境的景观组织方式与秩序,把组成文化系

统中的自然信息、社会信息和文化信息进行数

字化分层的信息源提取,识别其架构,进而借助

信息技术彰显传统的乡村文化空间特质,向流

动性、时空性的数字化空间形式转变。 文化记忆

永远与个体置于特定群体中的身份认同粘连,并
阐释着当下,表达对文化认同的诉求。 将信息流

结合乡村人群等要素流,借助信息化虚拟空间流

线和网络与实体的高速信息交换系统,实现有目

标性、可重复、规律化的文化动态系统。
2. 文化记忆的特质化记忆情境重构

在中国传统文化话语体系下,“隐喻的空

间冶更贴切的表达方式为“情境的含蕴冶。 乡村

文化的差异性致使文化记忆情境的实现需因时

制宜,因地制宜,避免同一性。 在一个充满记忆

性的特质化场所中体味到的印象,比起那些通

过口耳相传所得来的印象要更加生动。 因此,
乡村特殊的情境对于文化记忆空间的培育有着

重要意义,其中包含了农耕文化、乡村工业文化

与农旅文化以及商业文化情境等多元化情境的

重构。
(1)农耕文化的智能化情境建构

农耕文化的智能化情境建构旨在通过数字

化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推动

农业产业创新以打造农产品的文化形象,并在保

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彰显其多元价值,促进乡村社

会经济发展,增强乡民的文化自信与凝聚力。
中国幅员辽阔,很多乡村拥有特殊地貌且

传统的农耕文化孕育了村庄淳朴但又闭塞的文

化特征,且文化的凝聚力、排他性明显。 数字化

介入文化的重点在于提升乡民数字化素养,通
过培训、讲座等方式,让乡民参与数字化生产、
生活等文化活动,推动农产品形成特色品牌、打
造网络平台、宣传乡村文化,使文化走出相对封

闭的地理环境,提升乡民的文化自信;或进一步

营造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情境,追随电子商务的

发展潮流,摸索合适的文化变现模式。 农耕文化

的智能化情境建构需要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深

挖文化记忆的密码,遵循“让自然做设计冶的原

则,尊重村庄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文化的多样性,
保护农耕文化的原真性。 通过情理互通、情景交

融、情境互动的方式,加强农耕文化与经济的协

同发展,寻求文化对美好乡村社会生活的塑造能

力,增强乡民的归属感与文化凝聚力。
(2)工业文化与农旅文化的情境互生

工业文化与农旅文化的情境互生指通过数

字化技术,将乡村工业文化与农旅文化相结合,
通过传统手艺创造数字化交互空间,使乡村工

业遗产成为集体资本,深化乡民与游客对于乡

愁和乡忆的共鸣,记录文化群体的生活,展示乡

村文化记忆的真实情感与生活趣味。
乡村空间情境的数字化实现应成为乡民共

享的集体资本。 以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江南

村镇为例,乡村发展呈现出水网平原的先天地

理优势,不仅农业产业多样化程度较高,且周边

城镇商品化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乡镇企业得以

发育。 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厚重的文化底蕴,造
就了乡村工业文化的记忆价值。 这些村庄可以

借助数字化技术,通过丰富的线上平台、线下文

化活动相结合,重现文化的情境映射场景,打造

文化 IP 形象,利用互联网平台、网络客户端等,
实现工业文旅的“云旅游冶模式。 在线下,可建

立农业、工业、第三产业相互融合的生产、生活

场景,将多元文化空间作为一个整体,通过织布、
丝绸、铁艺、木竹艺、石匠、花匠等传统,建立数字

化交互空间,形成乡村工业遗产群,加深乡民及

游客对于“乡愁冶“乡忆冶的认同感,用数字化技

术展现乡村文化记忆的真性情与生活真趣。
(3)传统文化与现代商贸的情境共融

传统文化与现代商贸共融的概念是在乡村

数字化介入过程中,充分尊重和整合乡村社会

的地域文化和组织形式,利用信息化平台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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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文化精神场域,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以
解决“空心化冶问题,同时保留和传承传统乡风

民俗,形成多维度的文化记忆网络。
中国很多乡村普遍存在“空心化现象冶。

改革开放后乡村政策的变化使得从事小商品经

济成为乡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又将传统文化顽

固地保留,尤其是华南地区的村庄不仅有较强

的地域观念,且同宗同族的血缘认同成为主要

的文化符号特征,赋予生活在此的乡民一种强

大的记忆力量。 个体与家庭、村庄的历史固定

和长期地保持文化上的联系,这一现象可称之

为“家庭之地冶或者“代际之地冶。 在这样的代

际之地上,一个家庭像一个不断的链条一样生

生灭灭。 他们的文化与地点紧密联系,由饱含

着回忆的地点的连接力黏合,其文化被深刻写

入个体的记忆。 乡村的数字化介入过程需要充

分征询乡民意见,遵循文化背后的乡村社会组

织形式,如尊重民间信仰的多样性、研读乡土文

化的特殊性、守护乡村集体的文化实体与精神

空间。 与此同时,还需运用信息化平台,营造整

体的文化场所精神,通过多媒体、互联网、APP
终端等信息平台,在凝聚文化向心力的同时,将
传统宗族、信仰文化去芜存菁。

3. 数字化文化记忆主体地位的实现

在文化数字化战略下讨论文化记忆建构,
坚持乡民的主体地位毋庸置疑,重视了数字化

文化乡民主体地位,即承认乡民是文化记忆的

创造者、传承者,因此乡民在文化记忆中的个体

地位、乡民的数字化水平的提升以及其在文化

数字化政策中的参与程度都不应被边缘化,而
应得到重视。

(1)尊重乡村文化记忆的个体地位

乡村是谁的乡村? 文化是谁的文化? 长久

以来,身份错置导致乡民往往成为被动展现的

对象,或是城市观念中的外部群体,而非文化的

积极创造者。 然而,当今中国的乡村文化潜力

正在逐渐积聚,乡民完全具备传承文化记忆的

能力。 近年来,“村晚冶等文化活动生动地体现

了乡民的独立精神、文化自信以及对提升文化

认同感的渴望。 乡村文化记忆的转型应将关注

点聚焦于“人冶,文化记忆是乡土环境中个体自

发形成的记忆,在物质、档案资料无法完全呈现

传统文化脉络时,需依赖个体的想象力,借助丰

富生活经验进行表达,即为乡民对文化的个体

性表达。 构建数字化乡村文化记忆图景不应以

西方文化记忆为中心,也不应坚持城市化和现

代化媒介主义,而应全面调动乡村中每个个体

的主观能动性,提升乡民群体在这一进程中的

核心作用,重视并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视角。
这意味着,数字化应挖掘并赋予传统文化以新

的生命,致力于满足乡民群体对于文化生活的

渴求,创造一个充满个体自我认同感的文化记

忆场域。
(2)培育乡村文化的数字化人才

文化传承关键在于培养乡村数字化人才,
要提升乡村文化的吸引力,首先要培养具备多

元文化发展思维的年轻一代乡民。 同时,必须

增强乡民在该领域的主导角色,并通过与高校

及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建立数字乡村领域的

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吸引年轻人回乡创业,打
破文化壁垒,把乡民“找回来冶,避免乡村文化

系统的结构性衰败。
此外,应广泛开展数字农业、直播电商等与

乡民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数字技能培训课程,
帮助乡民转型成为具有高度数字化能力的“新
型农人冶。 这一过程将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化进

程,提升乡民对于乡土文化的认同感。 在文化

记忆场域的保存层面,转变以往单纯的物质实

体保存思路,借助数字科技如 AI、VR、AR、MR
等,拓展乡村文化的展示形式,改变互动方式,
通过数字技术在虚拟场景中开展文化活动,为
乡村文化全息呈现、用户逼真体验提供支持,由
此促进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从封闭走向开放,为
乡村数字化发展奠定基础。

(3)增强文化建构的乡民参与度

文化记忆建构旨在营造乡村文化的独特情

感体验,强调通过差异化场景和提升乡民参与

度,打破同质化趋势。 提升乡民参与度一是应

让其有机会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强化

乡村文化队伍的建设,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得以

有序进行、满足乡民需求;二是要从其生产生活

中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出发,致力于乡村居民精

神文化生活环境的改善;三是将数字化技术与

乡村文化相融合,激发乡民保护、传承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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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促进社会组织、乡民参与乡村治理。
提升乡民对于文化记忆构建的参与度关键

在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探
索乡民参与文化管理的路径,对文化设施管理

和文化人才培养进行系统性的规划和操作。 政

府的正确引导不仅包括鼓励参与数字化建设,
也涵盖了对数字技术介入文化的规范与保护,
如明确个人权益与数字产权的关系,管理数字

技术的应用与参与方式,保障个人利益,避免文

化记忆过度数字化,特别关心弱势群体与无网

络使用者的需求;强调平台算法的价值导向,注
重人文关怀,在乡村数字平台建设过程中关心

弱势群体与无网络使用者,实现数字化与乡民

智慧的融合,提升乡民参与文化数字化战略的

积极性。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确保乡村文化活

动既符合乡民的文化需求,也符合文化记忆传

承的长远目标。
4. 数字化技术与文化记忆实践的融合

面对乡村文化数字化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

题,需要建立一种实践融合型的数字化模式,确
保乡村文化的数字化转型能够真实、深入地反

映乡村社会实践的丰富性和活力。
(1)多维、动态、交互的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应深度融合乡土生

活实践,通过智能手机应用和社交媒体平台等

现代数字工具,记录和分享乡村的节日、仪式、
民间故事,从而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拓宽文

化记忆的受众范围。 使用最新的虚拟现实

(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能够为乡民创造

出身临其境的乡村文化体验,让他们深度感受

乡村文化的情感和社会意义,从而增强乡村文

化记忆的传播力和吸引力,并保护其传统和本

地特色。 同时,应用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技

术,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可以变得更加智能

化和个性化,因为这些技术可以分析乡民或其

他受众对这些内容的反应,并据此定制化调整

内容,使数字化转型成为一种多维的、动态的、
互动的体验,由此使得乡村文化记忆在数字时

代焕发新生,实现有效地传承和创新。
(2)维护文化记忆的教育与社会责任

在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中要尽量避

免过度数字化、娱乐化冲淡文化记忆本身的教

育与社会责任,确保文化记忆在进行多样化数

字呈现时,能够深刻理解乡村文化记忆的重要

性和丰富性。 数字化转型应强调乡村文化记忆

的教育意义和社会责任,确保其在进行多样化

数字呈现时,不仅保持其核心价值,而且为乡村

年轻一代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和互动的平台。 通

过教育性的游戏、互动的教学应用和内容丰富的

数字展览,有效地将乡村文化记忆的重要性传递

给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受众,同时确保这些记忆作

为活生生的实践与现代社会保持紧密联系。
(3)建立数字化的反馈与迭代机制

在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转型中,建立有

效的反馈和迭代机制至关重要,因为通过积极

收集和深入分析用户反馈(如线上调查和评

论)可以洞察受众的观点和体验,确保项目不

断适应受众需求并保持真实性。 这些反馈不仅

可提供直接评价,还能揭示受众对于文化记忆

表达方式的需求和偏好。 例如,若某乡村文化

记忆主题特别受欢迎,则可进一步完善相关内

容;反之,相应调整则成为必要。 通过这种持续

的反馈和更新机制,文化记忆的内容与用户期

望和文化的真实性保持一致,鼓励创新和改进,
且这种动态的更新过程使文化记忆的呈现更加

符合乡村实际需求。

四、结摇 语

文化数字化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文化记忆,
是乡村的文化之魂,是饱含深情的 “精神灯

塔冶,乡村的全面振兴需要将文化记忆变成看

得见、摸得着的具体表达,达成乡村文化记忆的

数字化转型,建构文化身份认同,推动本土文化

自信。 乡村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诞生地,文
化记忆是乡村文化的根,乡村不能成为荒芜的

记忆中的故园,因此,文化记忆的数字化建构不

能是简单的媒介介入,而应以乡民为主体视野,
实现文化主体性话语权,明确数字化的发展的

旨归是为乡民,而不是为了某个艺术家、资本市

场的经济需求。
乡村文化发展整体水平滞后,数字化进程

在未来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数字化是“谁的技

术冶,文化记忆是“为谁建构冶,还有待研究者进

一步探讨。 当代乡村文化记忆数字化建构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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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逐步实现从表层设计转向对深层文化内涵

的数字化表达研究;从单一的造物设计转向多

媒介融合的系统性场景构建思路;设计语言从

固态的物质语素转向虚实结合的介质融合。 文

化数字化战略导向下的乡村文化记忆应具备对

复杂多元的文化情境进行重构的潜力,将虚拟

与现实的场景互联有机组合,不断探索“融合

共生冶的数字化记忆建构策略,其最终目的应

是从推动数字化乡村振兴实践、依靠文化数字

化战略入手,建立可持续的文化共融模式,为乡

村共富添智提质,不断提升乡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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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ultural Memory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
LIU Siyuan1, SUN Yanfei2 (1.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2. School of Ar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plicitly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 strategy for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providing a contemporary pathway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Rural cultural memory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revitalization is also a key component of Xi Jinping爷 s cultural th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 current digital era is not only an essential path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but also a high鄄level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Xi Jinping爷s cultural thought.
To achiev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it is crucial to clarify the construction logic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in terms of its temporal鄄spatial scenography, framework鄄oriented collectivity, and
identity鄄based authenticity. Howeve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still faces
numerous challenges, primarily reflected in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ly capturing the metaphorical nature
of cultural memory, 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the original authenticity of rural culture, the imbalance in
participants in cultural memory digitalization, and the disconnect between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memory practice. Therefore, this article reconstructs the approach to digital memory construction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from text “ symbolism冶 to “ situation冶 ,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memory situations, the elevation of subject status, and the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ization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This provides
solutions for achie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cultural memory under the vision of the cultural
digitalization strategy.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cultural; cultural memory; digitaliz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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